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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生计方式                     
——老奶奶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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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郑州晚更新世老奶奶庙遗址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埋藏学观察显示动物遗存的堆

积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动物遗存主要由马科和原始牛构成，还包含羚羊、鹿类、野猪、犀牛等。对马科

动物的分析表明：人类很可能把猎物整体搬运到遗址上进行屠宰。动物骨骼中的骨髓与油脂被充分提取，

成为人类饮食的重要构成，反映了狩猎采集者最大化地获得食物的生计策略。马科动物和原始牛的死亡

年龄结构显示：人类以获取成年个体为主，暗示了人类狩猎能力和集体协作行为的发展。本研究试图为

进一步认识中原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生计方式与文化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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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stence in the Middle Upper Pleistocene of Zhengzhou area: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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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the taphonomic and zooarchae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fauna from 
the Laonainaimiao site of the middle Upper Pleistocene in the Zhengzhou area. Taphonomic 
observations show that the bones were accumulated by human activity. The taxa of the fossil 
assemblage are composed mainly of wild horse and Bos primigenius, followed by gazelle, deer, 
wild boar, rhinoceros, etc. Most carcasses of Equidae were likely to be transported to the site as 
a whole. The carcasses were intensively exploited for marrow and grease due to the lack of fat 
during the harsh seasons. A prime-age dominated profile is observed in the assembla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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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dae and Bos, and it indicates a developed capability of hunting and the potential cooperative 
behavior.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substantial insight into the subsistence and culture during 
the middle Upper Pleistocene in the Zhengzhou area. 

Key words: Laonainaimiao; Archaeofauna; Bone density; Skeletal part representation; Mortality 
profile; Bone modification; Subsistence 

晚更新世中、晚期是人类演化史上的关键阶段，大量考古材料证明在这个时期很多地

区发生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或者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生存能力、技术、

生计方式等向着更复杂和灵活的方向发展，新的文化诞生。正是在这个时期，现代人在全

球普遍出现，同时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也更加突显。关于现代人和现代行为的出现有很多不

同的假说和看法 [1, 2]，争论所围绕的焦点之一是旧大陆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东亚在人类化

石和石器技术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发展轨迹 [2, 3]。中原地区近年来发现了一系列晚更新世中、

晚期的遗址，新的考古材料显示出这个地区的石器技术经过了从石核 - 石片技术到石叶和

细石叶技术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原料的开发利用策略也有所变化 [4]，还可能出

现了原始仪式等新的人类行为 [5]。这些发现推动了我们对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历程的认识。

晚更新世人类的饮食特点和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也是认识人类行为与文化的重要内容，

将有助于我们探讨现代人的出现与发展等问题。中原地区晚更新世的灵井遗址曾经过系统的

动物考古学研究，揭示了晚更新世早期人类获取大型成年食草动物的能力，暗示现代人行为

的出现 [6]。然而，目前我们对东亚古人类的生计方式及其区域特点还存在着很多未知和疑问。

本文将以近年来发现的郑州地区老奶奶庙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遗存为材料，从埋藏学和动物考

古学的视角进行观察研究，为探讨晚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生计与文化提供一些线索和依据。

1 遗址背景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是一处露天遗址。遗址地处郑州西南部嵩

山余脉向东延伸地带的低山丘陵区，该地区黄土堆积发育。遗址位邻贾鲁河上游的九娘庙

河，埋藏于夹在马兰黄土之中的古河道堆积里，当时人类在河漫滩的滨河床沙坝上活动 [7]。

2011 年至 2013 年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 80m2。遗址的地层分为五层：

第一层是表土，第二层为扰土，第三层为黏质粉砂堆积，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时代的动物遗

存、石制品以及多处用火遗迹。第三层进一步划分为 3A, 3B, 3C, 3D, 3E, 3F 层，其中 3B
层和 3F 层的遗存最为丰富，数量和密度最高。第四层亦为旧石器时代堆积，包含石制品、

动物遗存和用火遗存，但是遗存密度与数量有所下降。第五层只包含零星动物遗存。经过
14C年代测定，遗址第三层——最主要文化层的年代数据集中在 41000-40000 BP的范围 [8]。

根据区域地层对比，人类在遗址上的活动发生在深海氧同位素 3 阶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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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出自 3F 层的动物遗存从保存状况、种属构成、骨骼部位构成、动物死亡年龄

以及骨骼改造痕迹等方面进行观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老奶奶庙遗址动物遗存的埋藏情

况、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进行讨论。

2 动物遗存的保存状况

动物骨骼表皮的保存状况较好，骨头比较结实，自然磨损的程度比较弱。按照骨表

保存的程度和干裂状况把动物骨骼的风化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等级。轻度对应于

Behrensmeyer 划分的 6 个级别 [10] 中的 1 级和 2 级。3F 层绝大多数骨骼的风化程度属于轻

度（91.4%），重度风化者极少，仅占 2%。这样的情况暗示骨骼从废弃到被掩埋所经历

的时间不是很久。

动物骨骼的破裂程度很高，主要表现为：1）骨骼碎片数量多，存在大量小于 3cm 的

骨头；2）长骨的破裂程度高：遗址中很多长骨骨干的周长小于完整骨骼周长的一半，小

于完整骨骼周长 1/4 的长骨占 47%。肢骨的破裂以纵向破裂和螺旋状破裂为主，这些特点

表明大多数骨骼是在新鲜的时候发生破裂的。后面的研究将说明骨骼较高程度的破裂或破

碎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

此外，遗物埋藏在古代河漫滩堆积中，石制品和动物遗存的产状特点以及不同尺

寸级别的动物骨骼和石制品，以及用火遗迹的共存暗示遗物没有经过水流作用的搬运

和明显改造。  

3 种属构成

3F 层发现的动物遗存包括马科、原始牛、犀牛、鹿类、野猪、食肉类和鸟类。参

照 Brain（1981）的方法 [11]，很多无法鉴定种属的标本按照哺乳动物体型大小被分为超

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和非常小型。根据对 NISP 的统计，原始牛和马科动物所占比

例最高，分别占 24.9% 和 20.4%，其次为鹿类，以及很少量的羚羊、犀牛和野猪、食肉

类和鸟类。鸟类骨骼标本只有 1 件，另有大量鸵鸟蛋壳碎片发现（145 件）。此外，在

按照体型大小划分的标本中，超大型哺乳动物占 2.1%，大型哺乳动物占 22.9%，中型哺

乳动物（可能多为鹿类）占 16.7%，小型哺乳动物占 1.5%（表 1）。 

总之，在动物组合中大、中型有蹄类动物占绝对主体，是人类获取和利用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这样的动物群暗示距今 4 万年前这个地区气候比较干旱，以草地为主，有些地

带交错分布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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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骨骼部位构成

骨骼部位构成和丰富程度是埋藏过程的指示，也是揭示遗址功能与人类行为的重要

窗口，例如人类如何获得动物资源、如何运输、如何屠宰和消费等 [12, 13]。不同埋藏性质

或不同动力作用会影响骨骼部位构成，还可能造成食肉类与食草类动物遗存所占比例、改

造痕迹等方面的差异。假如人类拣食大型食肉动物消费后所剩的部分，那么我们所发现的

动物遗存可能多为含肉与油脂不多的部位，骨骼上还会发现有食肉动物的啃咬痕迹。假如

人类通过狩猎得到动物资源，那么遗址中动物遗存的骨骼部位构成可能就不同于前面的情

况。当然骨骼部位的构成也不一定均衡，因为狩猎人群对猎物的运输和处理存在不同方式

和策略。比如，他们可能在猎获地点初步屠宰或简单消费后选择某些部位运回营地；或者

把猎物全部搬运至营地再进行充分屠宰与消费等。人们的搬运与消费策略则受到狩猎队伍

的规模、猎获地点与营地的距离、猎物的大小、不同骨骼部位的价值、人群的文化选择等

某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的影响 [14,15]。此外，骨骼部位构成特点还受到骨骼密度、人类的消费

方式和开发利用程度等方面的影响。

骨密度是影响动物骨骼埋藏的重要因素，是分析和解读动物遗存所必须要考虑到的

方面 [16, 17, 18]。骨头受到破坏和改造的可能性及程度与骨密度密切相关 [19-21]。骨密度低的部

位在埋藏过程中更容易受到生物、化学和物理作用的破坏，或在人类处理加工动物资源时

破碎严重，从而导致骨骼保存状况差、甚至无法得到保存，或者由于破碎程度高而不易被

鉴定和发现 [17]。总的来看，肢骨骨干的骨密度要高于骨骺。脊椎骨、肢骨骨干和头骨相

比较，脊椎骨的密度更低。因此，遗址中动物骨骼部位构成的特点有可能是骨密度所导致

的保存状况差异的结果 [16]，不一定反映动物被获取和搬运的方式或策略。

老奶奶庙遗址马科动物骨骼存在率与骨密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两者之间呈一

表 1   老奶奶庙遗址 3F 层动物种属构成 
Tab.1 Taxonomic composition of the bone assemblage from the Layer 3F

Taxon/size NISP %

马科 (Equidae)
原始牛 (Bos primigenius)
鹿科 (Cervidae gen. et sp. indet.)
羚羊 (Gazella sp.)
犀牛 (Rhinocerotidae gen. et sp. indet.)
野猪 (Sus scrofa)
啮齿类 (Rodentia)
食肉类 (Carnivora)
鸟类（Aves）
超大型哺乳动物 (Extra-large-sized mammal)
大型哺乳动物 (Large mammal)
中型哺乳动物 (Medium- sized mammal)
小型哺乳动物 (Small mammal)
非常小的哺乳动物 (very-small-sized mammal)

307
375
140
17
5
5
3
1
1
32
346
252
23
1

20.4
24.9
9.3
1.1
0.3
0.3
0.2
0.07
0.07
2.1
22.9
16.7
1.5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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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F 层马科动物骨骼部位的构成情况（%MAU）
Fig.1 Skeletal part representation of the Equidae in Layer 3F (% MAU)

定的正相关关系（Spearman’s r=0.511, p=0.062）。也就是说马科动物骨骼的存在率可能会

受到骨密度高低的影响，即骨密度高的骨骼存在率相应较高，相反则较低。对于骨密度低

的骨骼，食肉动物的破坏、自然机械作用、生物化学作用以及人类活动都有可能对其存在

率产生影响，而后面的分析表明人类的开发利用方式是主要原因。

马科动物骨骼部位构成的统计结果显示（表 2）：骨骼部位构成很不均衡，胫骨所占

的比例非常高，其次是头骨和下颌。尺骨、桡骨、趾骨和脊椎骨的比例低，腕骨和跗骨缺

失（图 1）。肋骨也很缺乏，主要原因是肋骨的破碎程度高。我们把肋骨按照动物体型大

小进行归类统计，其中大型动物的肋骨为 53 件，中型者 79 件，小型者 20 件。

总的来看，后肢下部（特别是胫骨）、头骨和下颌骨占据主体地位，但肱骨和髋骨

这些含肉量多的部位所占比例也较高，肱骨超过除胫骨以外的其它肢骨。对于后肢下部与

头骨的突出性，结合遗址中骨骼的破裂程度以及后文中骨骼改造痕迹等方面的分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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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老奶奶庙遗址 3F 层马科动物骨骼部位构成
Tab. 2 Skeletal part representation of the Equidae in Layer 3F (NISP & MNE)

骨骼部位（Skeletal part） NISP MNE

头骨 (Skull) 4 2

上颌 (Maxilla) 8 4

下颌 (Mandible) 53 12

脊椎骨 (Vertebrae) 4 4

肩胛骨 (Scapula) 10 5

髋骨 (Innominate) 13 8

肱骨近端 (Proximal- Humerus) 0 0

肱骨骨干 (Shaft- Humerus) 19 9

肱骨远端 (Distal- Humerus) 0 0

尺骨近端 (Proximal- Ulna) 0 0

尺骨骨干 (Shaft-Ulna） 7 2

尺骨远端 (Distal- Ulna） 0 0

桡骨近端 (Proximal- Radius) 0 0

桡骨骨干 (Shaft- Radius) 7 2

桡骨远端 (Distal- Radius) 0 0

骨骼部位（Skeletal part） NISP MNE

掌骨近端 (Proximal- Metacarpal) 2 2

掌骨骨干 (Shaft- Metacarpal) 4 4

掌骨远端 (Distal-Metacarpal) 0 0

股骨近端 (Proximal-Femur) 0 0

股骨骨干 (Shaft-Femur) 10 7

股骨远端 (Distal-Femur) 0 0

胫骨近端 (Proximal-Tibia) 0 0

胫骨骨干 (Shaft-Tibia) 25 18

胫骨远端 (Distal-Tibia) 0 0

髌骨 (Patella) 1 1

跖骨近端 (Proximal-Metatarsal) 1 1

跖骨骨干 (Shaft-Metatarsal) 9 7

跖骨远端 (Distal-Metatarsal) 0 0

掌 / 跖骨 (Metapodial) 7 7

趾骨 (Phalange)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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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骨骼部位的这种构成特点与食肉类的活动和人类拣剩无关，而是由于人类对这些部位

中所含骨髓与油脂的偏好。我们把骨骼破碎程度与骨髓利用指数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它

们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Spearman’s r=0.746, p=0.054），这表明遗址中骨骼的破裂和

破碎很可能是人们为了获取尽量多的骨髓而造成的。以斑马肢骨的骨髓水平（标准化后的

骨髓重量）为例，胫骨最高，接下来依次是跖骨、股骨、肱骨、桡骨和掌骨 [22]。遗址中

含肉量少的胫骨、头骨和下颌骨尤为突出，跖骨和掌骨亦占有一定比例的现象暗示着它们

可能有非常重要的用处，比如人们偏爱其中所含的骨髓和油脂并最大化地提取与食用。肢

骨和下颌骨的破裂程度高，且骨头上常见砸击疤痕等情况也是充分敲骨取髓的证据。

为了判断人类根据不同骨骼部位所含肉食与营养的多少对猎物进行选择性搬运和利

用的可能性，我们结合食物利用指数进行了分析 [23, 24]。3F 层马科动物骨骼存在率与食物

利用指数相关性检验显示：二者几乎没有相关性（Spearman’s r= 0.06, p= 0.833）。结合骨

骼部位构成特点——马科动物的各个部位在遗址中基本都能见到，我们推断猎物可能被较

为完整地运回遗址进行屠宰。颈椎、胸椎等脊椎骨部位出现很少的现象可能与骨骼密度较

低以及破碎严重而无法得到鉴定有关，而不是由于初步屠宰被废弃在其它地点。脊椎骨上

附着着大量的肉，往往不会被弃置。民族学观察显示：很多狩猎采集部落通常搬运最多的

部位就是脊椎骨 [25, 23]。同样地，长骨骨骺几近缺失的情况也与这些部位骨密度低有关系。

骨骺含有相对丰富的油脂，在排除了食肉类动物的破坏因素后，我们认为骨骺缺失与油脂

的利用有关。马科动物的长骨受其内部结构的影响所含骨髓总的来说较少，这种情况下其

骨骼里的骨松质以及骨骺所含油脂作为食用资源的重要性便更加突出 [26]。骨骺、肢骨骨干、

脊椎骨和肋骨等都可以被打碎用于提取油脂 [23]。遗址中发现有大量小于 2cm 的碎骨，以

及下颌骨、头骨、肋骨等部位的碎片、破裂严重的肢骨，很可能是人们利用骨头充分提炼

油脂的结果。

5 死亡年龄分布

老奶奶庙遗址的动物遗存中，骨骺部位极其缺乏，因此对动物死亡年龄的判断主要

根据牙齿的萌出和磨耗情况。我们主要对马科和原始牛的死亡年龄进行初步分析，把死亡

年龄分成幼年、壮年和老年三组。

3F 层马科动物中，幼年占 19.2% (n=5)，成年占 69.2% (n=18)，老年占 11.5% (n=3)。
原始牛标本同样呈现出成年居多的死亡年龄结构，成年者占 70%（n=14），幼年占

15%(n=3)，老年占 15%(n=3)。这两类大型有蹄类动物都以成年居多。

老奶奶庙遗址3F层的马科动物与原始牛的死亡年龄均呈现出“壮年居优型”分布模式。

这种模式在欧亚大陆的若干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遗址中都有所发现 [18]，反映了人类主

动获取成年大型有蹄类动物的能力 [27]。狩猎大型有蹄类动物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种类

如原始牛还十分凶猛，猎获这些动物的成年个体难度和危险性更大，这便需要狩猎者对动

物习性有充分了解、使用特别的技术或具有很好的合作智慧与能力。获取成年的大型动物

可以使狩猎 -采集人群获得相对更多的食物资源，供给更多的人口，减缓困难时节与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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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面临的食物缺乏的压力，同时暗示了晚更新世中期集体合作行为的发展。 

6 改造痕迹

骨骼改造痕迹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它为认识遗址形成、人类的生计活动、

社会和经济的演化提供关键证据 [28]。

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可能受到，1）非人为活动的破坏与改造，例如食肉动物、啮齿动

物的啃咬，动物踩踏，沉积物压实以及埋藏过程中的化学作用等；2）人类活动的改造，

包括以获取营养和食物为目的的行为，也包括人类的踩踏，制造工具，以骨为燃料等活动。

老奶奶庙遗址的动物遗存上发现了食肉动物的咬痕，但带有这种痕迹的标本非常少，

出现率低，也没有发现其与人工改造痕迹共存。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人类在遗址上相对长

期地活动，导致食肉类没有什么机会靠近废弃的骨头。另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

使得骨头上保留的可供食肉动物进一步消费的成分很少。

动物骨骼上的人工改造痕迹包括切割痕、砍痕、砸击痕等。切割痕在肢解动物、剥

皮和剥肉过程中可以产生，可能会分布在角、下颌前部、掌跖骨的远端、趾骨的关节部位，

肩胛骨和肢骨的骨表等部位 [12]。砍痕在肢解动物时可能会产生，通常位于关节处。另外，

人类使用硬锤砸裂或敲碎骨骼以获取骨髓的活动会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痕迹。长骨在强大的

机械作用力下发生破裂，骨骼外壁边缘在砸击作用力着力点处留下砸点，并从骨骼上剥离

下“骨片”，骨骼内壁留下贝壳状片疤或破裂疤（本文将这种痕迹称为砸击痕）。

3F 层马科动物标本中，带有切割痕的标本占 1.6%，带有砍痕的标本占 0.3%，带有

砸击痕的标本占 5.2%。切割痕分布的位置包括：髋骨、下颌，以及尺骨和胫骨的骨干上。

带砍痕的标本仅 1 件，发现于下颌枝上。尽管带有切割痕和砍痕的动物骨头所占比例很低，

但有研究表明：动物的屠宰可以在留下极少痕迹的情况下完成，小型动物留下的痕迹更

少 [12]。因此这类痕迹的缺少不能否认人类曾在遗址上屠宰动物。砸击痕分布在肱骨、尺骨、

股骨、胫骨和掌跖骨的骨干上。除了马科动物标本，还有很多带有显著砸击点和砸击破裂

疤的大型和中型哺乳动物标本，多位于破裂的肢骨上，少量位于下颌骨。此外，动物遗存

中发现了较多砸击骨头时剥离下来的“小骨片”。上述现象反映狩猎 - 采集者在老奶奶庙

遗址屠宰动物并进行敲骨取髓的活动。

此外，遗址中有些破裂长骨的边缘有连续分布的打击片疤，与简单打击修理的骨器

相似。有些破裂骨头的尖端具有磨圆和光泽，可能与使用有关。这些现象说明人类除了从

动物身上获取食物和营养，可能还挑选一些破裂的、形态适合的骨头作为工具使用，反映

出对动物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但是骨器的制作与使用还需要结合实验与微痕研究才能得

到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烧骨，对于烧骨的观察目前主要基于颜色的变化和一些物

理特点，如破裂等。微形态的薄片观察中也发现并证实了烧骨的存在。3F 层中烧骨占标

本总数的 3%。 烧骨破碎程度很高，绝大多数烧骨的尺寸不超过 2cm，但经历的燃烧程度

不同。Stiner（2005）把燃烧的程度分成 0-5 等级，其中 0 代表没有烧过，数字越高，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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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的程度越强 [18]。遗址中的烧骨多数处于程度较高的第 3 和第 4 级，呈现黑褐色或黑色。

此外，遗址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黑色夹心”烧骨，可能是在骨头还处于新鲜并存在脂

肪的状态下，部分受热或者经过不完全燃烧而形成的 [29, 30]，暗示人类获取动物以后在较

短的时间内进行屠宰并消费。

对于烧骨的形成及其暗示的人类用火行为，我们将结合烧骨烧成温度、用火遗迹、

遗物分布以及其它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再作讨论。

7 小结与讨论

老奶奶庙遗址的动物遗存主要包括马科、原始牛、羚羊和鹿类等，种属的构成从遗

址下部到上部没有明显变化，暗示当时动物的分布和生态环境基本稳定，展现了距今 4 万

年前的草地景观。埋藏学研究显示：动物遗存在遗址的堆积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由于人类

在遗址的反复活动和相对长时间占用，以及人类对动物骨骼上肉、骨髓与油脂的充分提取，

避免了这些遗存受到食肉类动物的破坏而得到较好的保存。动物遗存蕴含着人类获取和消

费动物资源以及遗址功能等多方面信息。经过初步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人们猎获到马科动物后将其整体搬运到遗址上并进行充分的屠宰和消费。2) 马科、原始牛、

鹿科等大、中型有蹄类动物是老奶奶庙狩猎采集人群的主要肉食来源，其中以成年个体为

主。成功获取这类动物表明人们对动物习性和行为有足够了解并暗示了集体协作的行为。3）
人们充分提取骨髓和油脂，对动物资源强化利用。提取油脂需要把骨头打碎，然后通过烧

煮进行提炼，需要较多的时间和劳动的投入，因此这种最大化获取食物的策略很可能在某

种原因与背景下发生，有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季节性有关。在温带和寒带地区的晚冬和春季

食物资源较为匮乏，同时动物自身的营养状况较差，人类从动物身上可以获得的食物与营

养有限。此外，这个时候动物身上的肉多为瘦肉，若只依赖瘦肉而缺少脂肪或碳水化合物

的摄入人们身体状况将会变差，难以维持生存 [31, 32]。老奶奶庙的人群很可能通过狩猎体

型较大动物中的成年个体，以及尽可能提取骨骼中所含骨髓和油脂来最大化地获得食物和

营养，以满足季节性的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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